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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银杏，是在 1979 年。
作为新时期的第一届师范生，
我担任初一语文教师。 课本中
有一篇郭沫若先生写的 《银
杏》。 初一学生要学习这一寓
意颇深的美文， 确实不易，即
使作为老师的我，也有难为之
处。 文中有个词汇“八荒”，把
我难住了。 花了半个月工资买
回的一本缩印本《辞海》，帮我
解决这个难题。

再识银杏已是十三年后
的事了。 那年暑假，我到北京
旅游，在公园里看到了一棵银
杏。 我喜出望外，就像见到思
慕已久的恋人。 我走向前去，
抚摸它那粗糙的树干，就像是
轻轻抚摸恋人的脸颊。 退到远
处， 我仔细端详着银杏的树
形，力求印证郭老文章中对它
的描写。它高大、正直。这时还
未到秋天，自然看不到《银杏》
里写的“秋天到来。 蝴蝶已经
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
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
蝶”的奇观景象。 时值盛夏，正
可见郭老喻之为 “巍峨的云
冠 ，清凉的华盖”的辐射状生
的枝条， 它们凌空覆盖着大
地。 这时，眼前的银杏树具体
而深刻地重合在郭老的美文
里，鲜活在我的心中。

银杏树被郭老誉之为“国
树”，是因为其美、其真、其善；
是因为它是植物界的活化石，
在地球上已存活了二亿五千
万年 ； 是因为它比梧桐更坚
牢，比白杨更庄重。 难怪司马
相如把它看作栋梁之材，他在
《长门赋》 中写道：“饰文杏以
为梁。 "文杏就是银杏，它的种
子叫白果 ，所以银杏俗称 “白
果树”。 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
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

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后才能
大量结果，因此又有人把它称
作 “公孙树 ”，有 “公种而孙得
食”的含义。 在古都里观赏树
木中的老寿星。 我感触良多。
在共和国的历史里，有多少银
杏般的栋梁之材，以自己钢铁
般的脊梁，撑起了共和国这座
大厦。 他们像祖辈那样，种下
了参天大树，让儿孙们享受那
丰硕的果实。

我长久地徜徉在银杏树
下不肯离去。 不少游人也从树
下走过， 他们都要看看银杏，
说说银杏，洋溢着对银杏的赞
美之词。 有的说，银杏的木质
纹理紧密，是建筑和手工业的
高级用材 ；有的说 ，过去我们
拾捡它的落叶引火 ， 可好烧
了， 据说这叶子可以治病；有
的说 ，白果可好吃啦 ，既是食
品又是药品……是的，我的家
乡有一道名菜白果煮猪肚，那
是我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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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爷 爷
□ 李秋菊

爷爷幼时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中排行老
三。爷爷自小勤奋好学，对书本十分痴迷，稍
有空闲就一头扎进书中，如饥似渴地获取知
识。 曾祖早逝，爷爷的大哥便顺理成章地成
了当家人。 因一贫如洗的家境，大哥决定让
他辍学。 这对好学的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却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 经过冥思苦想，
他从灶膛里刨出一截木炭，在堂屋外的两根
木柱上分别写道“有田不耕农夫穷”“有书不
读子孙愚”， 然后还意味深长地写上 “大哥
啊”。

我们院子里住着七八户人家，爷爷写的
字很快便引来邻居们围观。在那个填不饱肚
子的年代 ，人们鲜有 “知识改变命运 ”的理
念，穷人的孩子大多没有上学，都是忙着挣
工分填肚子，大家反倒觉得爷爷不懂事。 他
大哥反复看柱子上的字，再反复看他坚毅的
眼神， 思忖良久后终于同意让他继续上学，
前提是放学后多帮家里干活。 爷爷欣喜若
狂，没想到竟然能凭着书上看来的一句话重
返校园，他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于是更加用功地学习。

后来，“有田不耕农夫穷，有书不读子孙
愚”便成了爷爷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也成
了他教育子孙的家训。 小时候，爷爷就常向
我们讲述他用这句话背后的故事，教育我们
努力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久
而久之，这个故事便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
了我们心上，无法磨灭。当为人母后，我又将
这个故事反复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希望也能
刻在她们心上，鞭策她们刻苦学习。

爷爷是书迷。记忆中，只要一有空，他都
捧着书在读。他看书时总是一字一句小声地
读出来，所以我不说他是看书而是读书。 小
时候， 看他全神贯注地捧着厚厚的书本，嘴
里念念有词， 我好奇地猫着腰潜到他跟前，
侧耳倾听，知道了那砖块一样的书本上竟然
藏着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爷爷读得入神，读
完一章才发现我竖着小耳朵听得入迷，仿佛
被施了定身法般一动不动。他爱怜地轻扯我
的小辫子，微笑着问：“好听吗？ 还听吗？ ”我
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爷爷哈哈大笑：“我们
家有个小书迷了哟。 ”就这样，常听爷爷读
书，知道了“孟母三迁”“三顾茅庐”等故事，
也让我对书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将来
当作家，让爷爷也来读我的作品。

爷爷对我们十分疼爱。 每逢赶集，奶奶
就会再三叮嘱：“千万莫忘了给娃娃买馍馍，
没有馍馍就买水果糖。 ”爷爷就会笑哈哈地
说：“记得记得，我好久忘记过吗？ 我晓得小
馋猫们都盼着呢。”等他走后，我们便会找诸
多借口溜去村头张望。 看到爷爷了，我们像
发现新大陆似的边跑边喊：“爷爷回来了，爷
爷回来了！ ” 爷爷担心地连声说：“慢点，慢
点，莫绊倒。 ”我们跑过去拉着爷爷的手，围
着爷爷打转，眼睛老盯着他手中的提篮。 爷
爷拿出两个馍馍，我和弟弟接过就朝家里奔

去。留下爷爷在后面怅然若失地念叨：“有吃
的就不要爷爷了。”回到家，我和弟弟各自将
馍馍分成几块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然后
我们一人再拿一块美滋滋地吃起来。快吃完
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又都将他们手中那
一块馍馍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们。我和弟弟撕
下一块：“吃嘛，吃嘛，好香好甜呢。 ”并挨个
掰开他们的嘴硬塞进去， 他们慢慢嚼着，笑
着，说真的很甜，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灿烂
得如同三月的桃花。

流年飞转，我一天天长大，爷爷也一天
天变老。 在我工作后没几年，爷爷患食道癌
的消息传来。 我心急如焚，恨不得生出双翼
飞回爷爷身边。 知道我要回去，爷爷立即给
我打电话，他强撑着虚弱的声音嘱咐我：“暂
时不回来，专心工作。我这病治不好，但也一
时半会去不了。你也别难过，爷爷快八十了，
算高寿。 等我快走时你再回来，送终送丧一
道，不误你工作，不多花路费，听话吧，不然
爷爷会生气。 ”我拗不过他，无奈地暂缓归
程，常常祈祷奇迹出现。

有一天晚上，我梦到回去看爷爷，他竟
然躺在山上。惊醒后就往回赶，回到镇上时，
灰蒙蒙的天下着小雨。 妈妈心疼我坐车累
了，让我明天再回乡下去看爷爷，说他这几
天状况还好，有爸爸和奶奶一直照顾着。 我
便心安理得地停留在了离爷爷几里开外的
地方。 不曾想，他却在第二天上午我还未赶
回去时永远地离开了！ 我追悔莫及，不等妈
妈拿来雨伞和雨鞋就冲进雨里，朝乡下的家
狂奔，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 泪水和雨水交
织在一起模糊了我的双眼，心仿佛被什么东
西狠狠揪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提着鞋
一身泥泞地出现在家门口时，我看着爷爷躺
在堂屋的门板上一动不动，骨瘦如柴。 听奶
奶说昨天下午爷爷得知我到了镇上就一直
念叨我， 示意奶奶给他取了一本书放在手
边。 他慢慢地伸出一只手来轻轻抚摸，恍恍
惚惚地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我的乳名，另一只
手费力地在空中抓一把扯一下再抱到胸前。
恰如我小时候， 他轻轻地扯扯我的小辫子，
拉我入怀读书给我听。我扑通一声跪在爷爷
面前，泣不成声。 我无法原谅自己奔赴了几
千里，却让最后几里路成了世上最遥远的距
离，与爷爷阴阳永隔，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弥
补的遗憾。

多年以后，我明白爷爷的离去是完成了
人世的苦修，但每当忆起，却总不能释怀。在
寂静的月夜，我常爱沏一杯清茶，捧一本泛
黄的书，临窗而读。 夜深了，枕着书悄然入
梦。梦里，爷爷踏月飘然而至，他依旧清瘦修
长， 还是穿着那套最喜爱的深蓝色中山装，
仍然那么慈祥：“小书迷，我们开始读书吧。”
于是，爷爷翻动泛黄的书页，一字一句读给
我听。 待他读得有些累了，我再一一复述给
他听，也给他读我写的拙劣的文字，看他颔
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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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梨花
□ 税清静

战友来成都， 只要有机会，
我都会带他们去梨花溪看梨花。

象征着纯洁的梨花，它的花
语既是 “离别”， 也是 “永不分
离”。 这看似矛盾，却恰如人生本
身———最纯净的开始，往往伴随
着最深情的眷恋与最绵长的思
念 ，无论分别多久 ，无论相隔多
远，一声“战友”亲如兄弟。

小小的梨花 ，仅凭她那 “冷
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的姿容，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植物意象，成
为一种精神图腾 ， 一种情感寄
托。 它没有桃花的灼灼其华，也
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她只是静
静地开着，如一位洗尽铅华的佳
人 ，在春日的喧闹中 ，独守一份
“总向风尘尘莫染” 的孤高与自
持。 这份洁白，是初心，是本色，
是历经纷扰后依然可以捧出的
一掬心雪。

我出生于大诗人陈子昂的
故乡 ， 曾在北国边疆从军十六
载 ，解甲归于蓉城 ，却是在年岁
渐长 、走过千山万水之后 ，才真
正懂得欣赏梨花。 有一年，在新
津的梨花溪，猝不及防地被一片
扑面而来的“雪海”征服。 那不是
雪 ，是成千上万朵梨花 ，在午后
的阳光下，泛着瓷器般温润的光
泽。 一阵清风拂来，花瓣簌簌而
下 ，犹如纷飞白雪 ，瞬间将我拉
回北国冰天雪地与战友们摸爬
滚打的日子里。

我怔在原地，忽然就明白了
古人为何总将梨花与白雪互喻。
白雪覆盖一切是寒冷的，而梨花
生机勃勃是温暖的，是生命在尽
情舒展后 ，选择的最本真 、最谦
逊的姿态。 梨花不争，故天下莫
能与之争。 那一刻，满心的尘嚣
仿佛被这漫天的 “白雪 ”涤荡一
空，只余一片澄明。

梨花溪，最早叫梨花沟。它的
历史，可追溯至清乾隆年间。相传
一位姜姓乡贤从北京辞官归来，
带回几株梨树苗栽种， 历经百年
蔚然成林。至今，溪内仍存有三百

余株树龄超过 240 年被列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梨树。

然而，这片土地并非一直充
满诗情画意。 数十年前，这里曾
是出了名的 “锅圈崖”： 山高坡
陡、干旱缺水、地瘠民贫。 后来，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春风
吹拂下，这才从深闺人未识的荒
山沟， 到名动巴蜀的赏花胜地，
梨花溪的前世今生，就是一首关
于发现、 坚持与改变的田园诗。
而这首诗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
一朵洁白的梨花。

当地无数村民依靠梨花改
善了生活。 在梨花溪核心区，有
一家占地 20 余亩的“狮子山庄”
农家乐 ， 院内除了近百株古梨
树 ，还有樱桃 、桑树等多种花木
水果 ，春赏花 ，夏尝果 ，秋听风 ，
冬迎雪， 数年经营和人气积累，
“狮子山庄” 早已经成为广大文
友和游客的理想聚会场所。 资料
显示，2025 年新津接待游客超千
万，旅游收入近 40 亿元，文旅产
业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引擎。
从 “一季花 ”到 “全年业 ”，从 “风
景变现 ”到 “产业造血 ”，梨花溪
探索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发
展之路。 如今的梨花季，以“梨花
映古蜀·诗画绘新津”为主题，串
联起天府农博园、宝墩古城遗址
等六大点位， 推出花海音乐会、
国潮集市、上巳节诗会等多元活
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旅中焕
发新生。

马年春天，我又一次陪着战
友来到梨花溪，看如雪的花瓣飘
落在游人的发梢，落在满载希望
的田垄。 我惊觉，这洁白的梨花，
除了象征纯洁的战友情谊，更是
新时代中国乡村最生动的隐喻！
它从古老的诗词中走来，承载着
千年的文脉与深情；它在贫瘠的
土地上扎根，凭借坚韧与智慧绽
放出改变命运的花朵。 新津的梨
花，不仅美在形，美在香，更美在
它已成为百姓 “安逸”“巴适”日
子的源泉。

春天，我心上的色彩
□ 李秀洋

如梦紫荆
□ 周 剑

春，潇潇洒洒地来了。呼啦啦一阵风，再
淅淅沥沥几天雨，唐家河稍作洗梳便靓丽得
让人心动。远望去，一轮旭日正欲爬上山顶，
柔和、静美的霞霓映红了山峦，晕染了峡谷；
山间，缕缕晨雾在轻风中徘徊、游荡；俯瞰谷
底，青竹江像一条长袖劲舞的白练，激浪奔
涌，迤逦远去。

图画里，紫荆花占尽了风头。 她们沐浴
朝露，身披霓霞，大大方方地展露出芳容来。
或在山崖豪情奔放，连襟起舞；或在峭壁上
仙子般凌霄展臂；或站在岸边顾盼飞花堆雪
的流泉； 或伫立路旁静候远道而来的游客。
或静或动，或张扬或收敛，从从容容，将唐家
河、紫荆花谷的美点染到了极致。

紫荆花谷不是当年背淋沟吗？ 过去，这
里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记得我十六岁那年，
大伙儿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割麦。 突然，一位
长辈晕倒在麦地里了，还大口大口吐血。 请
来医生一看，说是痨病。我不知轻重地说，痨
病即肺病，脸潮红，咯痰，他这样子怕是胃出
血吧？口无遮拦几句话成全了我来唐家河的
机会，病者家人当即恳求我陪送病人。 去向
是，设在唐家河的绵阳地区伐木厂医院。 危
难求助，却之不恭，我答应了。

一行四人溯青竹江而上，江中堆满成山
成摞等待水运的木材。 过了青溪过关虎、写
字岩就进唐家河了。 临近红军桥时，四野充
满浓重的桦木、松木味儿。 天，灰蒙蒙的。 目
之所及，全横陈着被肢解了的朽木残枝。 天
色渐暗，我们到医院了。 医务人员一番滚烫
热情 ，进门就问长问短 、急诊检查 、拿药输
液，入院手续一溜烟就办完了。医院小，床位
紧，一间 4 人病房硬生生塞架床，陪送人员
也凑合着挤里面。 病房原四个病号是工人，
还都是因工伤住院。 我们进去后就相互寒

暄、闲聊起来了。
何师傅人诙谐，健谈。 他说唐家河森林

面积很大呢，厂里上千人砍伐，至少得砍 60
年。砍完原始森林，新植的树又长大了。这样
循环往复，他们这代“啄木拐儿”真要献身青
山了。

那时，医院里没电视、收录机之类的玩意
儿。 入夜，病房里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李师傅
说， 去年秋天， 他们连在林中逮住一只小猴
子，回工棚后，几百只猴子尾随而来。 猴们才
不惧大家的驱赶，将工棚围了个里三层，外三
层，不依不饶。 幸好一位老师傅说，快放了猴
子，要不，今晚谁都别想安身。 果然，放了猴
子，猴群“嗷嗷、叽叽”呼应着、攀扯着，倏然消
失林中。 见大家来了兴致，几人你一言我一语
讲什么 “群羚争冕”“老熊绊膘”“白熊醉水”
“麂子发痧”“狗熊偷蜂蜜”等等，也讲意外捕
到猎物的喜悦，饱食“野味儿”的惬意。 但对
“邓艾偷渡阴平”“红军浴血摩天岭”“半边街
烟场”的故事，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伐木厂搬走了，唐家河成了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我因常陪客人进唐家河观光，与
保护区建立了良好关系。 曾工作过的青溪小
学、 乔庄小学都成了自然保护区的教育基地
校，还因此与一些外国友人、专家交流过。

离开紫荆花谷，中巴车穿行于林间。 窗
外，绿叶春草镀色般鲜亮。 红豆杉 、金丝楠
木、野银杏、黄杨等树木悉数可见。虽旅游淡
季，中外游客、科考的、摄影的 、文学采风的
各自或忙正事，或尽享山水之乐。途中，我们
有幸邂逅了岩羊、毛冠鹿、黄麂和一群猴。它
们都在林间悠哉乐哉闲逛， 与人打招呼、嬉
戏。 那群猴可重感情了，一位朋友顺手抛出
个水果，它们便团团围拢来亲热个够。 即使
走远了，也还在车后追逐送行。

当寒冷的冬日走到尽头 ，
春的脚步就开始了它甜蜜的旅
程。

渐渐地，广袤的原野，草儿
爬出了泥土，树枝开始了萌芽，
蓓蕾含苞欲放。 一夜和煦的春
风吹拂，一场沥沥的春雨滋润，
漫山遍野长出了迷人的嫩绿，
大地迎来了鸟语花香。 你看那
桃花红得像朝霞；李花、梨花像
天上悠悠的白云， 栖落在这株
株春树上； 菜花在春天的霞光
中，静谧地闪着金波；牡丹开得
像燃烧的火焰， 又像太阳的灿
烂笑脸。

春燕在蔚蓝色的晴空快活
地飞翔盘旋，忽高忽低，忽远忽
近。 彩蝶在妩媚春光中翩翩起
舞，当你细心地观察，它们还略
带一些羞涩。清澈的潺潺溪流，
像一副十分好奇的镜面， 倒映
着纯净的长空， 弥漫着诗情画
意。

我最难忘故乡的春天，难
忘那春天里奔淌出来的童趣和
过往。

小时候，家境贫寒，四岁时
父亲不幸因病去世。 母亲生病
因无药医治留下了 “驼峰”，成
了残疾之躯， 还不幸患上了严
重的结核病，真是雪上加霜。在
这样的条件下， 母亲还要养育
她三个年幼的儿女， 生活的重
担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肩头，喘
不过气来。孩提时，我常常跟母
亲一起上山给生产队放牛。 我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 母亲在前
头牵着牛鼻绳走， 我在牛屁股
后头吆牛。把牛儿赶上山坡时，
它啃着返青的春草。 我目不转
睛、全神贯注地盯着牛儿吃草，
牛儿吃着草， 它不忘感激地抬
头看了我一眼， 又忙着吃它的
美餐。然后，我沐浴着春天灿烂
的阳光， 到处跑去采摘一些开
得艳丽的山花交给母亲， 随即
扑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嬉笑。 当
牛儿快到悬崖边了， 或快到地
头踩坏庄稼了， 我就像离弦的
箭一般， 飞快地跑去把牛牵回

来。 当我看见一些干柴时，我就
立马俯下身子， 把柴捡起放进
母亲背的背篼里。

有一种活， 对年幼的我来
说有点“艰巨 ”，那就是当牛儿
在山上屙了牛粪时， 我就会自
告奋勇提着粪簇， 把牛粪收拾
得干干净净。 等收工时，连同粪
簇一起放进母亲的背篼里 ，把
牛粪背回去交给生产队， 等积
多了时，用秤称了记工分。 牛刚
屙出来的牛粪， 热滚滚的臭气
熏天，真够呛呢。 但我不怕，只
要不累着母亲，我就非常高兴。
母亲看我年小懂事听话， 她打
心眼里格外欣慰。 每当我把牛
粪背拢牛圈时， 母亲总爱久久
地望着我朝我微笑， 母亲的微
笑，是春天里最美的花朵。

记得有一次， 母亲问我 ：
“冬天好，还是春天好？ ”我傻傻
地笑道：“春天好，春天安逸些，
春天不冷不怕受冻。 就是肚子
饿了，喝一口凉水也是舒服的，
暖暖的。 ”话音刚落，我看见母
亲的眼眶里，噙着晶莹的泪花，
母亲把我紧紧抱在她的怀里。
有母亲的春天， 是最幸福和温
暖的， 有母亲的日子也是最美
好和难以忘却的。 然而，当我年
满十一岁时， 我的母亲永远离
我们而去了， 她是带着对我们
三姐弟， 充满着春天般的希望
而去的。

往后的春天， 我隐隐约约
感觉得少了什么一样， 特别伤
感和痛楚。 我便情不自禁，油然
而生地想念有母亲的春天。 我
爱春天， 但我更爱我平凡而又
伟大的母亲。 我没有辜负我勤
劳、善良、淳朴的母亲 ，她对我
那春天般的期望。

我在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里， 与春天一起成长， 一起飞
翔，一起歌唱，谁不爱这充满希
望的甜蜜的春天呢？ 让我们在
春天前进的序曲中， 趁着明媚
的春光， 去播种和收获一个又
一个神奇的太阳！

啊，春天，我心上的色彩！

□ 唐钰莹

春日的雨 ，下得缠缠绵绵 。
雨丝如针 ， 仿佛要把这一季的
思念，轻轻缝进泥土里。 窗台上
那只被遗忘的塑料杯中 ， 一抹
新绿正怯生生地顶开土层 ，舒
展两片稚嫩的叶 ， 在湿润的风
里微微颤动。

爸爸养鸽 。 阳台上搭着鸽
笼，角落堆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蛇
皮袋，封口扎得紧实 ，那是爸爸
专门为鸽备下的口粮。金黄的玉
米碎 、暗红的高粱米 ，还有颗颗
饱满圆润的豌豆， 全混一处，透
着谷物独有的清浅香气。

我倚在门边， 看爸爸喂鸽。
他蹲在地上， 脊背微微弯着，抓
起一把鸽粮， 慢悠悠倾进食盆。
食盆刚放稳，鸽子便扑棱着翅膀
围拢过来，一片“咕咕 ”叫声，在
阳台萦绕。

一粒种子，就这样混在鸽粮
里悄然滚落在地。 它皮壳粗糙，
色泽暗沉 ，丢在尘土间 ，毫不起
眼。爸爸随手拾起，未多一瞥，轻
轻扔进窗台边那只空塑料杯。

南方连日春雨，淅淅沥沥下
个不停， 风携雨丝斜斜飘入，杯
底渐渐积起一汪浅水。那粒无人
在意的种子，便静静沉在水底。
日子如常流转 ，一天午后 ，爸爸
端着水杯去阳台喂鸽，指尖刚触
到杯沿， 忽然顿住———杯底，竟
生出一抹鲜活的绿。

鸽们咕咕轻鸣，有两只落在
爸爸肩头。 他愣了片刻，嘴角慢
慢漾开笑意，小心翼翼将塑料杯

往窗边挪了挪，让它沐浴更充足
的阳光， 轻声念叨：“没想到，居
然活了。 ”

我走近，俯身细看。 种子大
半仍浸在杯底积水中，外壳被雨
水泡得松软发胀。粗粝的种皮之
间， 一截嫩白的胚轴倔强向上，
一点点挣开束缚，顶着未完全脱
落的种衣，直直冲出水面 ，在空
气中舒展成一抹鲜亮的生命。两
片小小的叶子微微张开，沾着晶
莹的水珠。

它本不该发芽，却在这塑料
杯中悄悄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它
曾被弃于食袋，被遗在杯底。 若
不是那随手一丢，若不是这场恰
逢其时的春雨，或许会永远沉在
杯底。如今，它借着一汪清水、一
缕春光，挣破沉寂，探出头来，涅
槃重生。

我望着那株青芽 ， 鼻尖微
酸。原来我与它，竟如此相似。那
些迷茫困顿的日子里，我也曾觉
得自己渺小无用，像这粒被丢弃
的种子，湮没在庸常之中。 直到
有一天，那位远在天府之国的军
旅作家大伯一句不经意的提点，
让我拿起笔开始写作，我才拥有
了重新生长的机会。正如爸爸随
手一抛，正如这场润物无声的春
雨 ，给了我挣脱沉寂、向阳而生
的勇气。

人间四月天，阳光正好。 那
株青芽在风里轻轻摇曳，在这抹
新绿之中 ，藏着机遇 ，也载着憧
憬……

重生
之绿


